敬愛的　委員們：

此刻，我必須特別提起一個人。她是住在水源路192巷71號，七十三歲的張徐秀鑾女士，她的房子被新路從中間切過。在這一棟不起眼的土角厝裡面，目前住著六個人。除了張徐女士之外，還有她從事黑手工作的次子一家四口。以及現年四十三歲，罹患重度智障與癲癇症的么兒。

那樣的一棟土角厝，一般人應該住不下去，她卻甘之如飴，因為那裡累積了她五十幾年的生活記憶。她說她捨不得這一切，所以她不願意離開這片，她幾乎住了一輩子的土地。

您知道她的么兒，四十多歲了還需要包尿布嗎？

您知道智障兒那管不住的口水，總是掛在下巴與上衣之間嗎？

您知道智障兒掉光牙的三餐，都是老媽媽一口一口餵的稀飯嗎？

您知道智障兒平日無法說出一句完整的句子，深夜裡卻常會無意識的狂叫怒吼嗎？

相處多年的好鄰居體諒她、協助她，所以她總能在百步之內，找到一時脫離視線的「小孩」。在不得不離開土角厝，出門辦事的時候，她也總能為她的「小孩」找到臨時的「褓姆」。

有位在特殊教育領域的友人曾告訴我，熟悉的環境是照顧智能障礙者最好的地方。在今天這樣一個功利導向的社會結構裡，我們已經擁有太多離與棄的新聞了。離開了這個地方，我幾乎不能確定，她們是不是還能夠「好好的」活下去。對這對母子而言，這片熟悉的環境就是她們的家。一個值得信賴、充滿安全感的地方。而這一切，我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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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三歲的張徐秀鑾女士，與她罹患「重度智障與癲癇症」的兒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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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一棟破舊土角厝，一般人可能不屑一顧，卻是她們母子的庇護所。

認為是其它的居住環境，所能提供的。

老人家是我的老嬸婆，她幾乎就是我推動這個陳情案的動力。可以這樣說，如果不是看到她那土角厝上的拆除線，或許我會選擇「認命」，而不是走上「陳情」這條漫長的路。

我的老嬸婆，一直是個堅強的人。她的故事，不只一次在平面與電子媒體中出現，也在網路上廣泛流傳著。有許多不認識的朋友，希望對她做些經濟上的援助。也有不少人帶著日用品來到土角厝，但她總是婉拒。她一再的對我說，除了公家應有的津貼、補助，她不想接受其他的善心接濟。因為，在土角厝被畫上拆除線之前，她過得很好。

她說：『我只有一個心願，不要讓我的土地變成兩半。舊路拿來用，不夠的全拆我這邊沒關係。讓我的土地，還能夠蓋個鐵棟厝來住！』

各位　委員，對於這樣一位風燭老人的心願，我真的很努力了。最後能不能實現，關鍵在各位身上了。試想，如果您也有一位這樣的長輩的話。我想，各位應該可以了解，我此刻的心情。

最後，我有個請求，如果您的決定是要否定這個案子。我懇求您，是不是先到現場看看過一次，再做決定。

拜託各位！謝謝！

陳情代表人  張俊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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